
胖胖的圆脸、齐耳的短发，喜欢穿
着格子外套的大姨常把我驮在背上，发
梢轻轻刷过我的鼻尖，带着些许干净舒
服的味道，晃晃悠悠穿过家门口的小
路，迈向村头的小河，徘徊在村口，远远
地等着教书的妈妈回来⋯⋯童年时光
如同流水，缓缓淌过，安宁祥和。
大姨是陪伴我幼年时间最长的

人。和妈妈的严肃不一样，她总是笑眯
眯地，任由着我的任性和喜好。虽然只
上过小学的她并没有更多地学习知识，
文化程度不及教书的妈妈和做会计的
舅舅，但我最喜欢和她在一起。她带着
我在树林、田野玩耍。她觉得我只要开
心和快乐就好，并不要求我每天识字、
做算数。
在妈妈每个周末回来时，大姨总会

夸我，悄悄地抹去各种令人头大的顽
皮。她平常总是把刚摘下的嫩黄瓜、喷
香的肉饼、香甜的糖悄悄给我留着。每
当我馋嘴时，她就会拿出来满足我小小
的愿望。在她宠溺的目光和暖暖的微
笑中，我一天天地长大。
这样的时光在外公从丝绸厂退休

后，戛然而止。大姨接替外公进城上班
了。那时的农村，但凡家里能出一个吃
上公家饭的人，在四邻八乡们看起来都
是非常有面子的事。
大姨当上了缫丝的女工，工作是三

班倒，很多时间都待在厂里。我能见到
她的时间就少了许多。没有了她的陪

伴，我一下子孤单了。而和我的落寞不
一样，外婆则非常高兴，大姨找到工作，
让她放下了心头最挂念的事。
虽然时常见不到大姨，但是，只要

大姨一回来，我就会缠着她，吃着她从
城里带回来的核桃、酥饼零食，听她和
外公外婆讲厂里的新鲜事。
大姨工作后，越发长得出挑水灵。

很快，来了一个知青小伙上门提亲。虽
然外公外婆都不是很满意，但是，拗不
过大姨心意坚决。很快，大姨结婚怀孕
了，一个漂亮的小表妹来到了家里。
可惜安宁的生活不长，随着下乡的

知青政策返城，大姨面临命运的新抉
择，淳朴的大姨几乎未能作出有力应
对。在经历种种变故后，大姨带着女儿
把家安到了工厂里一间朝西的宿舍，开
始了母女相依为命的生活，而这一过，
就是漫长的十多年。
幸运的是，娘家成了大姨最坚强的

依靠。妈妈时常会让我给大姨捎点米
面和菜，外婆经常会把放假的小表妹带
回家里照顾，家人们并没有埋怨大姨当
初的执拗，更没有嫌弃小表妹拖累了大
姨的生活。外婆对五个外孙和外孙女
一视同仁，种粮种菜，自给自足。在物
质贫乏的年代，她用外公微薄的收入把
一大家子拾掇着井井有条。大舅和妈
妈也尽所能补贴外婆的家用开支。小
时侯，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在外婆家玩，
虽然农村没有城里的自来水、卫生间和

水泥马路，但是，孩子们在一起就是玩
得开心。家的包容、无私和支持，让大
姨慢慢走出了人生阴霾的阶段。
外婆走后，大姨挑起了照料外公的

重担。外公喜欢吃红烧肉，她就用煤炉
和高压锅炖肉，满院子香味，引来邻居
们纷纷夸赞。大姨新家虽然是一楼，有
些潮湿，但她总是把家收拾得整洁和舒
适。在大姨家，我喜欢看着大姨忙这忙
那，做我喜欢吃的菜，感受着家的温
馨。外公在大姨家生活安宁，度过了安
详的晚年。那时侯，大姨照顾外公和女
儿，每天忙忙碌碌，依旧精神焕发。
一直到女儿长大成人，大姨的个人

生活才有了转折。一位煤矿工人走进
了大姨的生活。虽然两人相隔千里，但
是距离并没有阻隔两人的感情。中年
的大姨开始了往来两地的生活。我也
吃到了大姨从山西带回来的大红枣
子。只要家里一出现大枣，我就知道大
姨探亲回来了。虽然一年仅见几次面，
但是，新姨夫体贴且善解人意，让大姨
非常幸福。这一次，大姨没有看走眼。
退休后，姨夫来到了南方，和大姨团
聚。安稳的生活没多久，大姨的身体出
现了状况。为了方便老人生活，表妹和
表妹夫把房子进行重新装修，简单而舒
适。两位老人守着彼此，不远行，不分
离，相濡以沫。大姨的离开有些突然。
表妹说，大姨感觉不舒服后一会儿就不
说话了。不久后，姨夫也随大姨而去。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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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当年锅炉工
□周美研

一座雕塑，一座永康工匠的雕塑，
一座永康工匠浇铸工的雕塑，栩栩如生
地立在丽州广场的东侧，仿佛在向人们
述说着永康人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工
匠精神。每次路过，心中总会有一种莫
名的亲切感，让我忍不住停下脚步仔细
端详，一幕幕的往事便在脑海里重现。
刚结婚时，老公是木工，工资很低，

家里条件也不好。而在当时，大哥大姐
在铸造业（永康人称锅炉）已是小有成
就。他们就商量着让我老公改行，跟着
他们办铸造厂。于是，在哥姐的鼎力相
助下，我们购置了设备，带上几个炉工，
来到南京郊区的石臼湖边，开始创业。
初到那里，人生地不熟，经常会有

人问：“都说浙江是好地方，经济很发
达，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我们这边来
呢？”我就会笑着告诉他们：“永康有句
话叫‘永康工匠走四方’，我来你们这
里，是因为这里好啊。”
万事开头难，最难的还是资金。当

时请一个炉师差不多1200元钱一个
月，为了减少工资支出，老公决定自己
做炉师。可做炉师谈何容易，听哥讲，
一般人没有几年的经历是做不了炉师

的，但是给自家做，不妨试一试。头脑
聪明又肯吃苦的老公，在大哥的指导
下，摸索着怎样调耐火泥的韧度、风口
的斜度、出水口的高低，努力学习各项
技术。同时，他还要购买材料、装车缷
货、校正模型，一天到晚忙得像陀螺一
样转个不停。
永康带去的造型工是熟练工，技术

方面不用操心。他们把黑沙一锹一锹
铲进沙箱，人站上去用脚踩紧，又或者
用平锤打压紧。沙箱是特制的，分上下
两箱，用铰链接合能方便开合，里面装
好产品的模具，先把下箱造好放平，再
造上箱，然后上下箱合拢，一副沙箱加
一箱沙，足足有几十公斤重。就这样反
复弯腰、锹沙、开合沙箱，一天要造几十
到二三百箱。当时也有用当地的小工，
可他们总是活没干多少，却不停叫累。
不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永康人
带领下，他们也逐渐变得吃苦耐劳。
型造好了，炉修好了，材料也搬上

了加料台，接下来就是开炉了。第一次
开炉至关重要。鼓风机一开，那耀眼的
火光便冲出炉口，所有人都戴上风帽、
手套、脚套。老公时刻关注着炉温的变

化，尽管有大哥坐镇，还是不敢有半丝
马虎，吩咐加料工必须严格按照比例，
将铁、焦炭、石灰石投进火炉里。
大约过了40分钟，铁水出来了。

这意味着开炉成功，大伙一片欢呼，浇
水工稳扎马步，将白晃晃的铁水注入模
型，浇水的力道要恰到好处，否则会影
响产品的质量。炉温越来越高，围观的
当地人纷纷闪退。一炉开下来，炉工们
的脸是黑的，身上是湿的，衣服上都是
火星溅落的斑斑点点，却没一个人叫苦
喊累。有一个炉工不小心烫伤，也不叫
痛，涂点烫伤药坚持把炉开完。看得当
地人一个个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都
说浙江人肯吃苦，今天算是见识了！”
慢慢地，老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做起来就顺手多了。有一回，拌沙机坏
了，修理师傅上门修过不久又坏。老公
就自己琢磨，拆了装，装了拆，还真把拌
沙机修好了。那个修理师傅知道后，直
夸：“浙江人真能干！”
随着时代的发展，焦炭铸造在永康

已成为历史。然而，铸造人传承的工匠
精神与力量，就如同这座雕塑，让人敬
仰，永不消失！

樱花漫步道 翁晖 摄

我欣喜在你们
脸上见到了慈祥

（组诗）
□陈星光

送别
——写给彪兄平凡又伟大的母亲

我们生下来总要回家。

妈妈，多么希望

你仍然是我们活着的菩萨。

已回家的亲人把你相迎。

你是他们的女儿、妹妹和爱人，

在另一个时空，你们相亲相拥。

你在天上看着我们。

妈妈，你还会回来，

只是换了另一个身份。

那时我不叫你妈妈，

而是可爱的小名。

妈妈，我们和你一样

都在爱着彼此

深深的未尽的亲缘。

彪兄，你母亲脸上
是满月的慈祥

人生就是不断地重逢和告别啊

但我欣喜在你们脸上见到了慈祥

这是爱的光芒照耀在我们身上

一切都还在生长！

清明祭祖

我是他们口中的大伯

但他们几乎不认得我

我要问堂弟妹们

一一对应是谁的儿子或女儿

像雨后春笋

一下子就窜高了个

颔首低眉 焚香叩拜

并不喧哗

我们真情诉说着

一个个坟头里的亲人

留给我们记忆里

最鲜活的片断细节

仿佛他们还在面前

冷雨缠绵

春天里仍有雪花飘落

在爷爷坟前清澈的水洼

洗了下手

出乎意料

比我们的眼泪都温热

难得在村道上碰见一群群人

仔细从彼此沧桑的脸上

辨认少年时的蛛丝马迹

这么多年所经历的

一语带过

山村飘着先人们

亦真亦幻的脸

雪樱

雪花一朵一朵吻着樱花

樱花以为她在开玩笑

等到被紧紧裹住整个身体

她终于笑不出来

我凑近听到她的遗言：

“我已如此谨慎胆小，

但仍死在春天的谎言。

明年我再回来，

我要在春风里浪漫到死！”


